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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瑕疵但珍贵的译本

不仅如此，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因素以及库恩对这部作

品理解的局限性（或曰指导思想），译本的思想内涵也发生

了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将吴荪甫的发展民族工业与1934

年蒋介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牵扯在一起，认为吴荪

甫最后败走，心中仍装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暗指蒋介

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说，《子夜》所寓意的

“黎明的曙光”非结尾处所暗示的中国工农红军汹涌澎湃、

日益壮大的力量。同时又因为“二战”前后纳粹时代的缘

故，书中的某些革命者形象也被改变了面目，成了“苏俄特

务”分子，一些关系到工人罢工斗争的场面也被作了技术上

的处理变化。种种这些，可以说伤筋动骨，失去了原味。

库恩如此毫无顾忌地删削修改，不说他的译作面目全

非，至少也是“伤痕累累”，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已故学者

叶子铭先生1982年在他的一篇书话文章里提到在美国见到

的泛滥的中国盗版书（其中包括茅盾作品）。但新译本作者

顾彬又解释，认为似乎只有这样，译本“才能在纳粹时代获

得出版许可”。这位新译本的作者顾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

基础上，力求自己的译作不犯同样错误，更逼近于原作或更

忠实于原作。真是“前车之鉴”，“时代”决定译作“命运”。

弗朗茨·库恩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翻译过

《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他的翻

译注重内在表达且符合本国读者阅读需求。他自称，是“东

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他的这本译作。只可惜

这本译作是残缺的、有瑕疵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

它又是珍贵的，因为它第一次向西方国家介绍和展示了茅

盾的这部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无疑是做了一项很有意

义的开拓工作。

当然译本的发现，巴金功不可没。茅盾的“缄默”，更可

以理解。现在这个译本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

据《人民政协报》

1928年，李四光在镇江一带开展基础地质调查，

发现宁镇山脉是一条大致为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弧

形的顶端在镇江向北突出。李四光推断，在宁镇山脉

的南方有南北走向的山脉存在。经过调查，李四光果

然在宁镇山脉南方相当辽阔的平原中找到了南北走

向的茅山山脉。虽然两组山脉方向不同，但在成因上

关系密切。

1929 年至 1932 年间，李四光多次带领工作小组

到宁镇山脉开展地质调查，系统采集标本、化石进行

精心研究鉴定，对宁镇山脉地层进行系统划分，为宁

镇山脉地层作为我国地质工作标准地层打下了坚实

基础。

1929年，李四光发表论文《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形式

及其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概括了宁镇山脉等地不同

类型的构造特点，明确了构造体系的概念，推断了每一

类构造体系在有关地区的构造运动方式和方向，对山

字形构造体系进行初步理论分析。

1930年，李四光带领学生李毓尧、朱森、李捷等人

在开展长江中下游基础地质调查时，对镇江船山一带

的石灰岩进行详细的研究，根据其岩性及其所含蜓科

化石，建立了船山地质剖面，划定了地层层序，将船山

一带的石灰岩定名为黄龙石灰岩。对地质学家丁文江

命名的“船山灰岩”重新厘定为黄龙灰岩之上地层，时

代属早二叠世。

1932年，李四光、朱森等人通过几年来在宁镇山

脉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研究，发表著作《龙潭地质指

南》，被地质学界称为地质“构造体系”理论的奠基性

著作。之后陆续发表了《栖霞山及龙潭地质考察纪

略》《宁镇山脉地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等

论著，全面论述了宁镇山脉基础地质概况，各时代地

层的层序以及区内的褶皱、构造等特征，尤其是划定

的一些地层，如黄龙灰岩、栖霞灰岩的名称和时代，一

直作为标准地层沿用至今。

李四光受到宁镇山脉等地“山”字形构造研究的启

发，进一步发现了地壳上除“山”字形构造体系外，还存

在其他不同形式的构造体系，例如“多”“歹”“入”字形

构造、棋盘格式构造、旋转构造等。李四光对宁镇山脉

等地构造体系开展调查后对大地构造的新认识、新观

点，由此建立了“山”字形构造学说，创立了举世闻名的

地质力学理论，为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2年，《地质力学概论》正式出版，在矿产资源勘查、

环境和自然灾害评估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李四光等地质专家早年在宁镇山脉所开展的基础

地质调查研究，对宁镇山脉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矿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镇山脉成为我国地质工作开

展最早、研究程度最深、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并成

为我国地质教育实习基地，享有“地质摇篮”之称。

王荣 王抒滟 据《人民政协报》

1979年3月巴金到北京看望茅盾

李四光宁镇山脉地质调查

德译本《子夜》Schanghai im Zwielicht，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也可翻译成“黄昏的上

海”，译者：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

翻阅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李岫编选的《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读到“概述”里的一段话：

“1938年德文版《子夜》序言，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德译者弗朗茨·库恩根据1933年开明

版，改书名为《黄昏的上海》，在德累斯顿出版了德文版《子夜》全译本。这个德译本在我们国内各

大图书馆均无馆藏，现在见到的这个版本是巴金同志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后送给茅盾同志的，书

的扉页上有‘送给雁冰先生’字样，我们应该感谢巴金同志为我们保存了这份难得的史料。”

读完这段话，不由得要问，巴金是什么时候购得此书的？为何巴金要送书给茅盾？

林传祥

“意外”的译本

众所周知，巴金是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很少

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藏书家。巴金嗜书如命，从年轻时候

起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20世纪50~60年代“文

革”前，老上海的古旧市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

里看书购书，惬意至极。他购书极为讲究，目标对象多

为现代文学珍品和外文书刊。这本德译版的《子

夜》——《黄昏的上海》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购得的。

巴金购书，除了自己珍藏之外，也会赠送与人。他

有一个观念，就是书是给人看的，有了好书就是要让大

家分享。当时作家之间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好书不分彼

此，相互赠送交流，在巴金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中就包括

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等许多友人，自然也

包括了茅盾，如20世纪50年代茅盾赠送巴金的十卷本

《茅盾文集》签名本。

巴金赠书茅盾，除了“默契”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茅

盾的敬重，在他的心底，他一直是将茅盾视为“先生”和

“老师”。发现这本德文版的《子夜》，巴金的反应当然是

惊喜又意外，而茅盾呢，接受巴金的赠书，料想同样也是

如此。

搜寻相关资料，茅盾从未谈及过这个译本。40年

后的1978年又有一个新的译本《子夜》出版，译者是沃

尔夫冈·顾彬，也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茅盾为其写了一

篇短文《致德国读者》，里面也只字未提40年前的这个

译本。按说，茅盾可以稍微“借题发挥”一下，但他没有

这么做。

可能是因为茅盾本人对这个译本的陌生，并且从

中发现了什么？碍于他是被译介的作者，所以不作任

何表示。

这个“意外”还真是个意外，果然是译本出了“问

题”，想必巴金也看出来了，赠送茅盾，显然是出于尊重。

译本的“问题”

那么这本让巴金、茅盾都感觉“意外”的译

本，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出在哪？

库恩在 1938 年 5 月的德文版《〈子夜〉前

记》里有一段文字：“德文本《子夜》是欧洲第

一个译本，也是包括十九章在内的整个原作

的完整译本，只有在书的开头部分，由于编辑

的原因，删去了大约10页偏重经济理论闲谈

的场面，这一部分的译稿存放于出版社档案

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时查阅。”同时，他还

写道：“1930年是蒋介石及其夫人于1934年发

动‘新生活’改革运动的前四年。这部小说描

写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的革新运动

的建立。”

译本从一开始就陷入“问题”的泥沼。为

什么要删去开头部分“经济理论的闲谈场面”，

当然绝非库恩所说的“编辑的原因”那么简

单。这一部分是作家借吴老太爷之死，有意安

排的一个特定场景，将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

提取出来，通过他们的“闲谈”，带来各路的消

息，目的在于为以后各章节的展开铺设线索。

这是一种巧妙设计，更是一种逻辑代入，将其

删去，当然拆解了原书的构架。库恩完全无视

这种“闲谈”背后的联系。

《子夜》新译本的译者沃尔夫冈·顾彬就曾

直接指出：“他（指库恩）常常以创造性的才能，

大段大段地对原书加以概述或总括，并进行章

节方面的移植和调动，”甚至拟出“各章节的标

题，以及可以帮助读者领略全书概貌的，置于

各章之前的人物表。”这种改动损害了原书格

局，从形式上讲变得不伦不类。

巴金赠书给茅盾
——兼谈早期《子夜》德译本的缺陷


